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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铭记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付出鲜血和生命的烈士，激励和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县委宣传部面向全县开展“我与红色文化”主题征文活动，得到社会
各界热烈响应和踊跃参与。经评委会初评和终评，成人组、未成年人组共评出 46篇获奖作品。本报现遴选部分成人组获奖作品予以刊登，敬请关注。

4月 5日下午，我
正在临海镇党员实境
教育基地和临海镇历
史人文展览馆为前来
参观者讲解临海历
史，当步入 "红色记
忆 "展区讲述老红军
刘月明、黄水旺、孙德
明革命故事时，突然
从参观人群中走出来
一位中年妇女，她朝
我大声说：“您就是张
同祥先生吧？我是老
红军黄水旺的女儿，
名字叫黄素梅，今天
清明节，我带着儿孙
回家祭祖，特地到展
览馆让儿孙们看看爷
爷的革命历史，真巧
在这遇见您，我记得
在我小时候你曾多次
为我父亲演讲当过
‘翻译’，这么多年过
去了，您又当上‘讲解

员’，真是了不起噢……"
黄素梅的一席话，勾起我的记忆。

90年代初，老红军黄水旺住在八大家
桥南街坐东朝西的小平房里，那时我在
临海广电站任站长，一有空常去他家听
黄老讲革命故事，日子长了，他的山西
口音我也逐渐听懂。1994一 1996年三
年间，镇党委政府经常邀请他到学校、
单位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因为他是山
西人，多年来口音未变，做报告时台下
听众听不懂的人比较多，时任党委宣传
委员高正俊就让我帮他当 "翻译”。这
一当就是 3年，共 "翻译 "了 20多场
的报告。
黄水旺，山西长治人，1912年 4月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年去逝，
生活孤苦伶仃，以乞讨为生。1937年 2
月在陕西商州参加红军十五军团，担任
75师常玉清副旅长的马夫。
黄水旺投身革命队伍后，参加过大

小战斗几十次，历任班长、排长等职务，
直到上世纪 70年代，被确认为红军战
士，1998年 9月病逝，终年 86岁。
这么多年过去了，红军的后代还想

起我为他爸当 "土翻译 "的那点事，我

感到十分欣慰。
八大家，在那峰火岁月里是华中抗

日根据地和重要大后方，一个个红色革
命故事广为流传。在新四军三师和盐阜
区的党、政军机关的领导下，有很多知
名将领，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为寻找革命故事，留下历史记忆，

我从 2006年起，历经 10多年，行程千
里，奔走北京、天津、上海、南通、海门等
地，搜集挖掘 300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图
片和资料，腾出自家两间门面房，开办
了“临海镇历史人文展览室”，免费向百
姓开放，自已也担任方言“讲解员”，这
一讲就是 15年。

历史图片展览室在地方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逐步扩大，如今已成为“临海
镇党员实境教育基地”和“临海镇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节假日，前
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多年来，不管
刮风下雨、人多人少，只要有参观者，我
都热情接待，认真讲解，也从未向政府
要一分工资报酬。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我共接待参观者 8万多人次，将
每位参观者都带入那曾经的历史记忆
长河中。
去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在

滨海县的亲家公家里玩，突然接到一个
陌生电话，对方说是原华成公司、民主
爱国人士张中惠的二女儿张万舒，从上
海回天津老家，特地绕道来到八大家，
想看看他父亲的历史展览资料。我二话
不说，立即赶回展览馆，为她一家讲解
了老一辈革命家黄克诚、张爱萍、钱阿
英等在华成的往事以及她父亲张中惠
积极支持抗日的故事。参观结束，天色
已晚，我将她们一家请到自已家里，为
她们做了一桌临海特色的菜肴，张万舒
边吃边高兴地对我说：“张老、你不光为
我们讲解临海历史、还为我们介绍和品
尝临海的特产，真是双丰收噢！”

多年来，我从土“翻译”变身为“讲
解员”，通过与老红军的接融与对革命
历史图片的记忆，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
辈们为中华民族崛起所作的不懈努力。
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面向未来，推动
社会发展，再现时代风采，再建历史新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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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黄海之滨、射阳河畔的射阳县是有名的革命
老区。据县志记载，在历次革命斗争中，为解放射阳大
地而浴血奋斗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有 1631人。其
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捐躯者最多，共达 1481
人。先烈们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的光辉业绩，纵有如椽巨
笔也难以一一记述。他们在射阳这片热土上，用鲜血和
生命缔造的红色文化，与世长存，永放光芒！
射阳人民为了纪念和缅怀革命先烈，除了清明节

组织祭扫烈士墓、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立纪念碑、建纪念
塔之外，还有一种更崇高的纪念方式———将一些乡、
村、街道、学校以烈士的名字来命名。使得烈士英名传
之千古，浩气长存天地之间，从而让一个个烈士的英名
成为全县百万人民心中世代相传的巍巍丰碑。
在这一个个以烈士命名的地方，在这一座座巍巍

丰碑的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故事。
县城北侧有条“发鸿街”，是以烈士陈发鸿的名字

命名的。陈发鸿(1915-1944)，陕西省延川县人，新四
军 3师 8旅 22团团长。1944年 10月 19日，陈发鸿奉
命率部会同 24团攻打盘踞在县城合德的日伪军。10
月 21日傍晚，全城的伪军基本消灭，还有几十个日本
鬼子躲藏在棉花公司据点里，倚仗坚固的碉堡和猛烈
的火力负隅顽抗，陈发鸿一声令下，身先士卒，带领突
击队用手榴弹炸毁了碉堡，彻底消灭了敌人，合德解放

了，英雄团长陈发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
29岁。公葬时，新四军 3师黄克诚师长亲书挽联：“痛
一弹无情夺吾勇将，愿三军用命歼彼凶顽。”为纪念烈
士，县政府决定，将烈士牺牲的街道命名为发鸿街。
特庸镇则是以烈士胡特庸的名字命名的。胡特庸

(1913—1948)，湖北省大冶县人。他 1935年即参加革
命，1940年随新四军到盐城。1946年组织上派胡特庸
到盐东县工作（现射阳县），先后担任县委社会部长、组
织部长、副书记、书记兼县武装总队政委等职。1948年
6月 8日，胡特庸和战友从北洋岸(今特庸镇境内)乘
渡船往南洋岸开秘密会议。船至河中心时胡特庸突然
发现船上有一批化了装的敌人在跟踪他，随即跳水，不
幸被敌人开枪击中，烈士鲜血染红了新洋港。胡特庸以
身殉职时年仅 34岁。盐东县委决定将烈士牺牲地永丰
区改名为特庸区(即今特庸镇)。
射阳还曾有一所颇具名气的桂英中学，也是以烈

士的名字命名的。这位烈士叫做刘桂英。她的事迹与刘
胡兰的事迹非常相似。她本是乡、区妇救会主任，对敌

斗争表现出色，敌人对她恨之入骨。1946年反动势力
猖狂一时，挨门逐户抓人放火，搜捕刘桂英。为了保护
群众和其他干部，刘桂英挺身而出，厉声斥敌：“不许糟
蹋群众，我刘桂英就在这里!”穷凶极恶的敌人逼她交
出党员、干部名单，并用刀割她腿上的肉。刘桂英不畏
酷刑，依然严辞斥责敌人，始终没有交出一个党员干部
名单，敌人恼羞成怒，用木棒将刘桂英活活打死，并砍
下她的头和四肢示众。刘桂英英勇牺牲时年仅 28岁。
全国解放后，射阳县人民政府用烈士的名字命名了桂
英村、桂英小学和桂英中学。
在射阳，以烈士命名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如“正香

村”、“正香小学”就是以烈士董正香的名字命名的；“曙
光村”、“曙光小学”就是以烈士戴曙光的名字命名的；
“甲侯村”、“甲侯小学”就是以烈士倪爵侯的名字命名
的；“诚民村”、“诚民小学”就是以烈士李诚民的名字命
名的；“杨钟小学”就是以烈士杨钟的名字命名的……
为了抚今追昔，为了永远不忘却的崇高纪念，几十

年来，不管区划怎么变，体制怎么改，射阳以烈士命名
的地方始终保持烈士的名字不变。比如，公社化时叫特
庸公社，接下来叫特庸乡，现在叫特庸镇。又如，原来的
发鸿街，现在改为发鸿居委会，至于一些中小学校的整
合，行政村的合并，以烈士命名的名称一律不允许改
变。

崇高的纪念
颜玉华

你见过一双脚都没有脚趾的人吗？“没有
见过！”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回答。而在县城
人大宿舍楼 205室里，就住着一位 10个脚趾
全部掉光的老人，他叫左允祺，今年 90岁，是
抗美援朝战士。

他 20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随所在部队来到抗美援朝
前线。

10月的朝鲜，已经进入到了隆冬，他和战
友们过江的时候，朝鲜的大地上已遍满大雪，
气温下降到零下 10多度。夜间，每人身背几十
斤食物和武器在雪地上步行。肚子饿了，拿块
饼干充饥；口渴了，找碗冷水喝上几口。休息就
在雪地上，人靠人地坐在各自的被包上打个
盹。环境尽管是那样艰苦，但谁也不叫一声苦，
因为大家出发时，对可能遇到的一切艰苦都有
了充分思想准备，脑子里想的不是怕吃苦，而
是准备献出生命。左允祺所在的部队，首先到
达的地点是朝鲜的长津湖机场，任务是全歼机
场里的一万多敌军。在三天四夜的激烈战斗
中，敌军彻底失败。

这场战斗结束，左允祺又投入到另一场战
斗。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轰炸，他们按照上级
统一部署，临时隐蔽在一座大山背后，那里的
温度低到零下 40多度，外面下的大雪有人的
腰深，鞋子冻结在雪地上无法拔出。这样的日
子整整持续一个周，左允祺的 10个脚趾就是
在那一周被冻掉的。先开始冻肿了还知道疼

痛，然后冻麻木失去知觉，就再也不知疼痛了，
手一碰脚趾就掉下来了。脚趾掉下，脚上出血
了，没有纱布包扎，只好从自己的棉袄上撕块
布下来裹。当时冻掉手指、脚趾的不只是他一
个，有很多。后来部队撤退，脚趾冻掉了的人无
法行走，担架队一时又跟不上，只好就在地上
往前爬。左允祺清楚记得他在地上就爬了 60
多里，一直爬到有担架队来抬他为止。和他一
起去的是 150个人，而回国时还只剩了 30多
个，每想起死去的战友，他心里就万分悲痛。

左允祺是 1951年 1月回国的。回国后，国
家把他们看成是有功之臣，对他们进行无微不
至的关怀，首先把他们安排到临江陆军 32医
院疗养了一年。在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每天早晨都要给他们喝牛奶，中午都是大
米饭和两菜一汤。身体全部恢复健康后，由各
省带回去分配工作，他分配在射阳县印刷厂做
保管员。退休时，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我和允祺是亲家。20多年来，我们两亲家
一直和睦相处，他比我大 7岁，因此，我对他是
三种身份看待：一是亲家，二是兄长，三是身边
学习的榜样。我感到有这样的亲家而光荣，便
以多年搞新闻宣传的责任感，尽力宣传他的先
进事迹。

今年是建国 70周年，是集中宣传在战争
中有功人物的年份，我已做好再度宣传他的准
备。特别是暑假要组织更多的中小学生接受他
的教育。

没有脚趾的亲家
顾长清

1960年，我陪着姨姐去已迁往宁波的东海舰队，
门卫拦住我们，姨姐说：“我是戴龙的妻子，来这寻找
丈夫戴龙的下落。”门卫将电话打到情报处，一位干
部把我们带到情报处，处长说：“戴龙是我批准他去
台湾的。我查阅档案，再向领导汇报，给你答复。”从
此我便知道戴龙的大概情况：戴龙于 1949年去台湾
做地下工作，1951年被杀害。因为涉密，其它情况不
宜公开。

1962年，我从射阳师范下放回乡务农，翻阅戴氏
宗谱，又两次去宁波、青岛、台湾，还原了戴龙的历史
档案。

戴龙，男，原名戴云门，1908年 12月 7日出生于
海河镇戴家圩，自幼聪明好学，六岁进入戴圩私塾
馆，跟堂祖父戴曰刚、叔父戴新农学文化，13岁考入
阜宁沟墩高级学堂，接受江苏省议员、书法家、著名
文人陈为轩进步思想教育，18岁考入阜宁中学。抗日
战争爆发，他离开家乡参加抗战，临别时写了一首诗
表示自己的决心：

龙儿辞乡闯九洲，不恋悲欢不恋留。
忧国忧民痴心在，功名不成誓不休。
在苏南期间，戴龙先后在江苏水陆公安教导大

队、江苏警官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随国民党部队

转浙江、福建一带抗日，1945年重回江苏，任丹阳警
察局长、华东警校校务处长、（江阴、无锡、常州）三市
联防主任、江阴要塞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和少将司令
戴戎光攀认本家，打入国民党内部，和地下党取得联
系。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时，戴龙等积极策反，说
服戴戎光调整炮台位置，控制了江阴要塞司令部要
员，为解放军胜利横渡长江立下汗马功劳。鉴于戴龙
对共产党忠诚可靠的表现，东海舰队司令部调戴龙
担任特殊保密工作，落实赴台地下工作组组成人员。
1949年底，戴龙率领八人小组秘密途径香港到台湾，
五次将台湾海陆空军事情报发往大陆。1950年 6月，
八人当中有一人叛变，台湾国防部警察局迅速将六
人逮捕，唯独戴龙没有被抓住。此时，戴龙隐藏在妻
子舅父戴培之家中（戴培之任台北国民党党部秘
书），台当局通缉戴龙。1951年 1月，戴龙被捕，经受
了严刑拷打，四肢被打断，但他视死如归，严守地下
党纪律。台最高军事法院判戴龙死刑。1951年 6月戴
龙被秘密杀害。火化时，老阜宁一位工人，将戴龙骨
灰收藏，隐埋在台北一个秘密地点。

2013年，我到台湾寻找戴龙的墓地，在亲友和同
乡会的帮助下，终于在台北六张犁二墓区（2021号）
发现戴龙的墓碑。2013年 5月，我又协助戴龙之子戴

筱萍将戴龙的骨灰运回上海，有关部门在浦东机场
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民政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2014年 6月 1日，
我和戴龙唯一后代戴筱萍将戴龙骨灰带回到戴龙衣
胞之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群众和学生参加
了大会。

我的外祖父戴曰刚创办的“戴圩私塾馆”，培育
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后代勤读书、会学习，形成了颇
具特色的“戴圩文化”。戴龙是戴圩文化的主将，在他
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栋梁人才———

戴元光只有初中文化，通过自学成为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茹芹是“文革”中的高中生，成为大学教授、北
京高等职业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对北京经济文化发
展作出巨大贡献；

戴勇，到部队服役，在病理研究方面有重大创
新，成为副师职干部；

孙跃吾，盐城“抗大”第一届毕业生，担任无锡第
一任公安局长；

孙德秀，初中学历，在德语翻译方面有重大建
树，任教授级译审。

……
我，李泉，就是在“戴圩文化”熏陶下，树立为共

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成为县、市、省先进人
物，正在撰写“红色特工———戴龙”的传记，将戴龙的
革命事迹传播到祖国四面八方。

寻找红色特工———戴龙
李泉

我县劳模中最著名的应是第 5届全国人
大常委、原新坍公社新潮九队生产队长、今年
已 93岁高龄的巴一恺。遗憾的是，这位闻名
全国、在我县家喻户晓的典型，我这个做了多
年宣传工作的“新闻人”，却一直没有机会谋
面。不久前，我打听到巴老现在就住在县城的
养老中心，立马冒着酷暑，去见这位我仰慕已
久的名人。
巴老识字不多，淮海战役他作为民兵踊

跃支前，冒着枪林弹雨推独轮车辗转苏鲁豫
3省，1948年在火线入党。解放后，他回乡任
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公社副书记，把战争年
代那一股热情投入到家乡建设中。特别是探
索出在麦田里套种春玉米，在玉米田里又套
种红薯这个“两熟改三熟”的栽种方式，至
1970年，把新潮九队原来亩产只有三四十斤
皮棉和二三百斤麦子的盐碱地，改造成旱谷
满产一吨粮的“棉粮仓”，创造了全国产粮史
上的奇迹。40多年前，新潮九队集体储备粮
20多万斤，队里不仅有公共食堂，还在全国农村率先建立了
居民点，5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了公房。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县里还专门在新潮大队建立了接待站。
当时的盐城地委、江苏省委书记等多位领导先后多次前

来视察，有一位省委书记一个星期来了两次。时任县委书记
的李子健到了外地，逢会必讲“问询射阳何所有？射阳捧出新
潮九”！
当时还有这样的顺口溜：“吃了五谷想六谷，有了两熟改

三熟”；“唐宋元明清，没听说亩产粮食过两千斤！”老百姓就
是用这种朴素语言，称赞巴一恺。
当年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裴艺元、顾长清

回忆说，那时，新潮九队在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生态
化方面也走在前列。上世纪 70年代，队里就买了拖拉机、收
割机，用草把诱蛾杀虫，减少农药污染，食堂用沼气生火做
饭。著名作家陆文夫在这里深入生活几个月，吃蔬菜都是无
公害的，黄瓜用衣服揩揩就咬。上世纪 80年代，射阳皮棉、水
产双超百万担，多次夺得全国棉花状元县，这与有巴一恺这
样的先进典型引路有很大关系。
早在 1963年，巴老就到上海出席了华东“农先会”，听周

总理作重要讲话，并受到毛主席接见。上海《解放日报》发表
了通讯《种棉花，学老巴》。巴老早在上世纪 60年代就出了
名。

1978年，巴老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常
委，当年还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他又当选全国劳
模，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奖状。
巴老说：“是党和人民的信任，让我这个泥腿子走进人民

大会堂。要说荣誉，那是全县百万人民的荣誉；要说地位，那
是新中国提高了农民的地位。”

有一次，省人大召开常委会选举代表团团长，省长顾秀
莲请巴老第一个发言，巴老畅所欲言，意见最终被采纳。巴老
发自内心地说：“新中国真正是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我对国家并没有多少贡献，现在，政府每月还发给我这个泥
腿子 5000多元退休金，这在旧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去年，我
的腰跌伤了，县委领导又专门登门看望，说我是射阳的有功
之臣，专门安排我住进县养老中心，这里的条件和服务比宾
馆一点都不差。”

我眼前的巴老，身板硬朗，气色很好，声音洪亮，只是双
耳听力不太好。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巴老，现在社会上
许多青年人追星，我是农民的后代，在射阳，您一直是我心目
中的‘星’，您能为我签个名吗？”巴老说：“签个名可以，但我
不是什么‘星’，我永远是个农民。”说完，他戴上眼镜，拿起钢
笔，一笔一划地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 3个大字：巴一恺。

我
追
巴
老
这
颗
﹃
星
﹄

彭
辰
阳

笔砚陪伴我匆匆地跨越两个世纪，
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度过了 70多个春
秋，但我的写作痴心一直未改，一路走
来一路歌，我与红色文化结下了不解之
缘。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 1935年，我出生
在苏北黄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家境一贫
如洗，穷困潦倒。童年时要想上学读书
比登天还难。记得有一次我向父亲提出
要去读书，父亲说：“我们家几代人没有
文化不也过来了吗？”父亲一字不识，以
取鱼维持生计。没办法，我就用母亲卖
鱼给我的零花钱，聚积起来，买来笔墨
纸（大仿）砚和《柳公权》字贴。一个字不
识怎么办？我就依葫芦画瓢，一画就是 8
年，一万多张大仿字，至今还珍藏在小
书房橱柜底层。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2年，我已 16

周岁，这才有幸上了学校。1957年，在
射阳县初中毕业后，因家寒，辍学当上
了小学教师。任教 10年间，先后为中、
小学校撰写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相声
小段、童话、儿歌、说说唱唱等百余篇弘
扬真、善、美的小型文艺节目，既丰富了
孩子们的文化生活，也激发了孩子们奋
发向上的热情。其中，有一首应时的儿
歌《敢教日月换新天》和一首新体诗《你
说开心不开心》，分别发表在《中国少年
报》和《新华日报》副刊上。自此，我情有
独钟爱上了文艺创作这一行。

（二）

1969年，我被射阳县文教局调到
县文化馆任副馆长，分管全县学校、群
众文化辅导和《革命文化》（10年后更名
为《群众文化》）编辑出版工作。30多年，
寒来暑往，风里来雨里去地奔走在学
校、乡村，爬过数以千计的沟沟坎坎，造
访过千家万户；了解乡土风情、人文典
故。我花 10年时间，培养出一大批德才
兼备的业余文艺写作骨干。借助《群众
文化》这一平台，先后发表了《共产党恩
比天高》、《千年枯树又开花》等 960多
个演唱节目，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精气
神，又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既歌
颂了改革开放好政策，又唱出了人民群
众心底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肺
腑之言和感激之情，这是红色文化的魅
力。

（三）

当大江南北唱响了《春天的故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春
风，唤醒了百姓世世代代的梦想，使农
民久旱逢春雨，人人笑逐颜开。我触景
生情，创作了一首《射阳河畔好风光》民
歌，词美曲畅，脍炙人口，很快风靡一个
地区，经久不衰，从农村一直唱到省城，
至今，仍然受百姓的喜爱。
目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济空前

高涨，农民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的创作激情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我撰
写一部广场剧《夫妻争锹》，说的是一对
小夫妻俩志同道合，为一把锹上工地争
得面红耳赤。该剧从农村广场一直演到
省城大舞台，捧回沉甸甸的奖牌。小淮
剧《招工》，描写了农村靠劳动致富的
“冒尖户”，在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到城镇
招工经历，一波三折，妙趣横生，从侧面
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
很多青壮年纷纷进入大城市谋生，我所
在的地区，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在职干部
叫华梦，也随之“下海”，在香港三年半
时间，带回来一位英俊潇洒的姑娘叫阿
美。根据这个故事，我创作了喜剧小品
《进口媳妇》，至今，仍活跃在剧场、街头
和农村广场。

（四）

如今，我已退休 23年，但一直被局
党委留用。虽已年逾八旬，可我耳聪目
明，精神焕发，仍把为新中国繁荣昌盛
鼓与呼视为生命的一部分。70多年来，
我一刻也没有停过手中的笔，以老党员
一颗执着的心，热情讴歌新中国取得的
伟大成就，非但不觉得劳累和枯燥，反
而觉得充实愉悦，现在还时有作品问
世，这是我自得其乐的根本。

70年来，为呈现出新中国建设出
力流汗的人物群像，凝聚起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将一桩桩、一件件所
见所闻所思所感的鲜活典型，撰写了人
民群众通俗易懂的各种体裁的作品
1980多篇，精选了部分作品，先后在黄
河、江苏等出版社出版了《今宵月又
圆》、《黄海边小花》、《玉兰花》等 8部
240万多字的文学艺术作品集；同时为
县交通局编写 3部《交通年鉴》工具书
250多万字；在庆祝改革开放 30年时，
为省交通厅海员工会编辑出版了一部
《交通建设英雄谱》95万多字；在深入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中，我用身
边人身边事和各级先进工作者、劳动模
范的典型编写了《开启新征程》和《改革
开放展风采》两部纪实作品 80多万字，
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共产党员形象。

70年来，我先后荣获各级各类奖
项 109件，其中小淮剧《今宵月又圆》进
京调演，荣获演出、创作一等奖，成为中
国民间艺术家、江苏戏剧家协会会员，
还先后获得盐城市委“关心下一代先进
工作者”、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优秀党
员”和“正能量之星”等光荣称号。
夕阳无限好，晚霞尚满天。在十九

大精神指引下，在新时代新征程路上，
我决心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传承红色
文化一辈子。这是夙愿，也是我的心声。
撰首小诗作为本文结尾：春蚕到死丝方
尽，晚霞满天夕阳红；发挥余热正能量，
老有所为乐无穷。

70年，红色文化伴我行
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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